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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淼： 爱玩跨界的物理 “大咖”
本报记者 王星

“我是天体物理学家李淼， 为什么要给孩子讲量子力学， 问我吧！” 在澎湃新闻客户端的问吧
开设专栏的这一个多月， 正值寒假与春节假期。 面对手机上频繁跳出的互动对话， 身为中山大学
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的李淼并无丝毫厌烦， 而是乐此不疲地有问必答。

有网友留言问该如何跟六岁的孩子解释量子纠缠。
李淼答道： “打个比方，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 妻子去美国生小孩， 丈夫留在国内工作。 在孩

子呱呱坠地的那一刻， 丈夫就自动升级为父亲， 哪怕他当时与妻子隔着千山万水。 换句话说， 丈
夫当没当上父亲， 完全取决于妻子变没变成母亲， 两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 不受时空阻隔的
联系。 在微观世界里， 两个或多个粒子之间也可能存在这种神秘的关联。 这种粒子间幽灵般的相
互作用， 就称为量子纠缠。”

还有很多提问， 是与量子力学并无关联的 “脑洞大开”。

“您认为有五维空间吗？”
“人为什么存在？”
“学习好量子力学能买得起 8 万元一平方米的房子吗？”

这些 “神” 提问， 同样可以得到李淼的认真回复， 言语中还泛着一丝诙谐与幽默。
两年前， 李淼曾当选由中国科协评出的 “2015 年中国十大科学传播人”。 该奖对他的评语是，

“李淼可能是写诗的人当中物理学得最好的。 他在网络上拥有几十万的 ‘粉丝’， 从博客 ‘闲谈物理’
到微博再到专栏文章， 唯一不变的是他用讲故事甚至是谈八卦的方式讲科学道理。 他纵论热点事件，
爱在网络平台上与网友互动， 乐于将自己关于物理的思考传播给公众。 他的文章中， 学术名词可能冷
僻， 却总能用一种生动有趣的口吻谈物理。 他让公众看到了物理学家感性、 多情的一面。”

这就是李淼， 一个精通物理、 热衷科普、 爱好写作、 乐当 “网红” 的 “别样” 科学家。

迈向科学之路

春节长假过后的第一周， 李淼将与

记者的碰面地点， 约在了北京五道口一

处客流不算大的咖啡馆 。 从他 家 走 过

去 ， 不过十来分钟光景 。 这样的 咖 啡

馆， 也是李淼所规划的退休生活中必不

可少的一个去处。 “在家附近那处人不

算多也不算少的咖啡馆坐上半天， 读读

书、 写写诗， 看看人、 再找找灵感， 这

应该是我再过几年退休后每天都会做的

事。 但在这之前， 我还是想尽我所能，
把科普工作， 尤其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

科普做得更好些。” 边和记者聊着， 李

淼边刷起了手机上几个知名购书网站的

客户端 。 在它们的科普类图书 新 书 榜

上， 他的近作 《给孩子讲量子力学》 上

线一个多月就已稳居第一位 。 与 此 同

时， 喜马拉雅 FM 上也推出了李淼的首

档个人趣味物理科普节目 《淼 叔 开 脑

洞》， 趁着放假的空档， 他已经一口气

在家自录了好几期节目。 这些举动， 在

我国现有的科学家队伍里， 绝对算得上

是个 “异类”。
而事实上 ， 1962 年出生于江苏淮

安的李淼， 也曾和其他科学家一样， 埋

头钻研在学海之中， 并取得了令人艳羡

的研究成果。
李淼告诉记 者 ， 自 己 从 小 就 爱 读

书， 尤其喜欢诗词歌赋。 当时听闻要恢

复高考， 他本打算考个文科专业， 但最

终还是禁不住父母的劝说， 把热情转向

了走遍天下都不怕的 “数理化”。 1978
年 3 月， 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邓

小平同志提出 “科学技术是第 一 生 产

力”。 与此同时， 包括数学家陈景润等

一大批科学家的故事开始广为流传， 16
岁的李淼正是在那时立下当科学家的志

向， 并考入了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
随着对宇宙兴趣的日益浓厚， 毕业后，
李淼又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天体物理专

业的研究生。
彼时， 国际学术界对弦理论的探究

刚刚兴起。 试图统一包括引力在内的所

有物质的最基本作用单位， 谓之 “弦”。
李淼清晰地记得 ， 1984 年 ， 有三个物

理学家发表了三篇有关弦论的论文， 这

也被称作弦论的第一次革命 。 从 那 时

起， 年轻的李淼也踏着这股热潮加入了

弦论研究。
1985 年 ， 李淼前往意大利国际理

论物理中心参加暑期学校， 由此拉开他

长达 15 年的海外求学之旅 。 1990 年 ，
他在哥本哈根大学波尔研究所获得博士

学位， 随后前往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

分校 ， 做博士后研究 ， 1992 年李淼前

往 美 国 布 朗 大 学 担 任 研 究 助 理 教 授 ，
1996 年 ， 他又前往芝加哥大学做资深

博士后。 在海外留学、 工作的那十多年

间， 李淼在超弦理论、 量子场论、 宇宙

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

究成果。
在北京家中的抽屉里， 李淼珍藏着

一份有着历史性意义的泛黄文件， 那是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招聘研究员

的协议书。 正是这张协议书在 1999 年

让李淼作为中科院 “百人计划” 的入选

者回到国内， 进一步拓展其科研之路。
潜心科研的 20 多年间， 李淼在国

际学术刊物上共发表了 100 余篇学术论

文， 引用总数达 6000 余次， 内容涉及

天体、 宇宙学、 黑洞、 引力、 弦理论、
M 理论等多个关乎宇宙的 “终极 ” 问

题 。 其 中 ， 2004 年 ， 他 发 表 的 论 文

《一个全息暗能量的量模型》， 提出以全

息暗能量模型来解释宇宙加速膨胀的现

象， 这也是全球第一个可以用来拟合实

验数据的全息原理暗能量模型 。 李 淼

说， 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一篇研究文章：
“因为它， 全世界同行都知道了我。”

时至今日， 李淼仍对这一模型的正

确性充满了期待： “理论物理研究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 不会在短期之内就看到

效益。 提出一个理论， 可能要在几十年

后才被人验证。 目前许多相关科研机构

还在不遗余力地持续研究， 如果未来有

一天被证实是对的……” 说到这李淼禁

不住大笑起来： “那估计我也得 ‘永垂

不朽’ 了。”

散播科普之美

其实， 就专业性而言， 李淼研究的

那些学问都相当之难。 难到什么程度？
就拿超弦来说， 他曾改编电影 《大腕》
中的台词与学生调侃： “一定要选最长

的文章来看……光看完引言就得一个礼

拜， 吓到的学生没有 100 个也有 50 个，
有的是被命题吓的 ， 有的是被 定 理 吓

的， 你要是说被引理吓的， 你都不好意

思跟人打招呼……所以， 我们做超弦的

口号是 ‘不求最好但求最长’。”
可就是长期身处这样一个 “高处不

胜寒” 的研究环境， 李淼却总想着要在

业余时间把科学之美介绍给更多没有受

过严格训练的普通人 。 1999 年 ， 他的

一位中科院同事建立了一个 “超 弦 论

坛”， 李淼便成了该 BBS 上的常驻灌水

者 ： “刚开始其实写的东西还 相 对 专

业， 主要是抱着研究的心态， 想和同行

多沟通。” 没想到， 和网友间的一来一

回 ， 倒 是 给 李 淼 添 了 许 多 “粉 丝 ” ：
“有些学生后来跟我说， 李老师， 当初

我就是因为看了你在论坛上的文章， 才

决定报考物理专业。” 而习惯了这种互

动的李淼也渐渐地将严肃的历史、 科学

和适度的八卦巧妙地杂糅起来， 写出了

一 系 列 “弦 论 小 史 ” ， 不 定 期 更 新 在

BBS 上 。 到 后 来 结 集 成 册 的 《超 弦 史

话》 也便是由此而来。
李 淼 真 正 走 入 媒 体 视 野 ， 是 从

《Newton 科学世界》 杂志向他约稿开始

的 。 他告诉记者 ， 在国外 ， 做 科 普 是

科学家们必要的工作之一 ， 比 如 一 些

知名媒体如 《纽约时报 》 就会 时 常 刊

登一些大牌科学家的科普文章 ， 但 当

时在国内 ， 科普的写作者实在 是 少 得

可 怜 。 多 数 科 学 家 一 心 只 顾 做 学 问 ，
很少关心科普。

2005 年前后 ， 博客开始盛行 。 李

淼很快开出 “闲谈物理” 博客， 诙谐生

动的笔墨以及频繁的互动讨论让他成了

许多科学爱好者乃至同行眼中的明星。
而在当时数量庞大的博客群体中， 类似

的科学博客可谓 “凤毛麟角”。 再接着，
是微博、 微信公众号、 视频直播、 网络

电台……但凡当下流行的宣传方式， 李

淼一样都没落下。
就拿那本 畅 销 的 新 书 《给 孩 子 讲

量子力学 》 来说 ， 李淼坦言这 最 初 只

是源于一次微信群授课 ： “当 时 ， 一

家培训机构邀请我通过微信给 孩 子 们

讲讲量子物理。” 李淼精心准备了许多

小故事和图片 ， 和一个个知识 点 有 机

结合起来 ， 把量子力学讲述得 活 灵 活

现 。 一分钟一段的语音 ， 每堂 课 李 淼

都讲足一个多小时 。 几次课上 罢 ， 培

训机构的工作人员把讲课语音 整 理 成

了文字 ， 拿给出版社编辑一看 ， 后 者

大吃一惊 ： “稍微规整下 ， 这 不 就 是

本现成的少儿科普读物吗？”
而后的事实证明， 这样生动有趣的

少儿科普是为很多孩子乃至成人所需要

的。 翻看畅销书榜， 李淼除了留意自己

新书的排位， 更会去琢磨榜单上的其他

畅销科普书。 他告诉记者， 如今畅销国

内的科普书， 绝大多数都是翻译的外国

著作： “常年排在畅销书榜首位的， 是

霍金的 《时间简史》， 从大爆炸到黑洞，
霍金用惊人浅近的句子解说那些令人百

思不得其解的宇宙问题， 让各种文化背

景的人自发投身于科学的怀抱 。 说 白

了， 科普是为了传承上万年来人类的知

识积累， 但现在国内从事这方面的专业

作者还是太少了。”
在李淼看来， 这主要是由于很多科

学家认为做科普难以得到什么实际的好

处： “科学家的工作本身就十分繁忙，
除了申请课题、 写论文有时还要承担教

学任务。 而写科普作品与职称评定、 职

业发展并无挂钩， 也不比发论文、 得科

技奖 ， 有时还会被视作 ‘不务正业 ’。
还有个原因就是由于文理分科， 很多科

学家虽然专业知识丰富， 但缺乏足够的

人文素养将科学知识传播得通俗易懂、
生动有趣。 多数老百姓并非不愿意接触

科学 ， 而是害怕枯燥乏味的公 式 与 论

述。 真正有趣易懂的科普读物不愁没有

人看。”
眼下， 李淼正在筹备他的又一本科

普新书———《给孩子讲宇宙学》， 继续在

少儿科普领域开疆扩土： “我想慢慢将

它做成一个系列。 不仅帮助孩子， 也让

大人从中受益。 因为带着孩子看这样的

科普读物， 对家长而言本身也是一种科

学素养的提升， 可以让他们更科学地认

识世界。”

“有趣” 胜于 “严谨”

前几年 ， 刘 慈 欣 的 《三 体 》 大 卖

时， 李淼曾仔细阅读这部我国科幻文学

的史诗巨作， 并一一记下其中的物理学

硬伤和破绽。 他记得美国亚利桑那州立

大学的物理学家劳伦斯·克罗斯曾专门

为科幻电视系列片 《星际迷航》 写过一

本 《星球旅行的奥秘》。 “既然 《三体》
如此畅销， 其中还集中了那么多物理学

知识， 那为何不依托它来写一本物理学

科普书呢？”
2015 年 ， 耗 费 李 淼 数 年 心 血 的

《三体中的物理学 》 面世 。 细读该书 ，
李淼并未过多专注于 《三体》 中的那些

硬伤 ， 而是以其中的科幻内容 作 为 引

子， 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 从量子力学

到弦论， 从多维空间到黑洞， 从宇宙的

诞生到最后的终结， 向读者描绘了一幅

现代物理学和宇宙学的宏伟图景， 将科

幻与科普完美结合在了一起。
好莱坞大片 《火星救援》 热映时，

李淼又抛出专栏文章 “《火星救援》 里

的物理学”， 收获点赞无数。 在他看来，
这些科幻电影、 书籍的流行， 恰恰说明

我国的科普行业大有可为： “科学， 尤

其是宇宙物理科学， 对生活在地球上的

普通人而言， 也许并没有什么太具体的

意义， 但既然身为文明人， 我们就应该

对人类文明取得的最高成就有所认识，
其中既包括文学艺术 ， 也包括 物 理 科

学———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成果。 我们做

科普， 就是要用百姓可以接受的方式将

这些成果传递给他们， 如果难以传达，
那至少告诉他们有这么回事， 哪怕打比

方、 讲故事也好。 牛顿和苹果的故事就

是编的， 但这个故事让全世界都知道了

万有引力的存在。”
李淼说， 写科普文章要遵循三个要

素———严谨、 通俗、 有趣。 以前， 他总

把严谨放在首位， 但最近五六年， 他的

观点彻底变了。 “我认为这个顺序应该

颠倒一下， 要把有趣摆在第一位。 因为

只有有趣， 才能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
他曾在公开讲座上拿量子和女子做

比较： “量子和女子的首个共同点就是

非实在性， 看见的未必是真实的。 比如

她明明很喜欢你 ， 却处处表现 和 你 作

对。 量子还有个特点是跳跃性。 我常常

觉得我老婆很难应付就在于此， 一句话

可以让她不高兴几天， 一句话又可以让

处境转危为安， 但你却不知道是哪一句

话。 此外还有不确定性， 你永远无法预

言她们下一刻想做什么 ， 就像 电 子 一

样， 她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下一刻会做

什么。 能够将量子的这些特性与女性做

类比， 如此深入浅出的幽默解析让台下

听众听得津津有味， 高深的量子物理学

也在那一瞬间变得不那么高冷。
自从开始写科普文章后 ， 此 前 深

埋在李淼心中的文字热情再度被点燃。
在他的微博和豆瓣里 ， 汇集了 几 百 首

诗歌作品。 有描述节气的， “当冬至的尾

巴在北方栖息∕南方的人们忙于烧纸∕

打扫庭院 ， 敬神∕整个南方在向自己学

习 ， 放低姿态∕阳光正好 ， 桂花也十分

配合。” 也有记录梦境的， “没有任何消

息 ， 委托一个古代的意象 ， 或者它的现

代 翻 版 ， 在 我 们 之 间 传 递 。 没 有 渔 汛 ，
桃花， 它们被我们毫不费力地遗忘。” 亦

有描述自己南下广州的经历 ， “当初掉

头向南 ， 一个人 ， 像一块即将开花的石

头∕那时树木还四处葱茏 ， 一点不如意

也算不得什么， 包括无人相送……”
李淼说， 以前大学时他就会翻翻 《李

太白文集》， 写写古体诗。 回国之后， 他

常常琢磨海子的诗， 自己也在网上写些打

油诗。 从 2008 年起， 李淼在一位同行的

鼓励下开始写新诗： “刚开始也没什么感

觉 ， 总觉得脱不开别人影响 。 写到第三

年， 真正开始写出自己的风格了。 高峰时

期， 差不多每三四天我就要写一首诗， 在

我看来， 诗歌和科学的审美是相通的， 它

们带给我的愉悦感也是相似的。 等我退休

后， 我更愿意大家把我看作一个诗人， 而

非物理学家。” 除了诗歌， 他甚至还会写

言情小说， 其处女作 《小庄的情人节》 曾

在韩寒的 App “一个” 上发表， 此外， 还

有专门谈论文学、 音乐和艺术的专栏。

实践中寻价值

“我存在的意义并不是为了写诗、 预

言或作画， 任何人生存的意义都不应是这

些。 这些只是旁枝末节。 对每个人而言，
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找到自我……”
李淼说， 他一直把德国诗人黑塞的这几句

话视作座右铭。
在和李淼的交流中， 记者着实感受到

了 他 身 上 所 散 发 出 的 满 满 人 文 情 怀 。
“可 惜 的 是 ， 我 已 经 快 一 年 没 有 写 诗

了 。 ” 李 淼 告 诉 记 者 ， 自 从 当 上 了 院

长 ， 他把主要精力都投身到了 对 年 轻

学者的引导上 ： “差不多一半 时 间 都

花在了教学上 ， 另外四分之一 用 于 学

校管理工作 ， 其余四分之一花 在 了 科

普、 做节目、 跟人聊天上。”
2015 年 ， 中山大学物理与天文学

院正式成立， 李淼欣然受邀南下， 担任

其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 并开启

旨在探测引力波的 “天琴计划”。
1916 年 ， 爱因斯坦基于广义相对

论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 在爱因斯坦的

广义相对论中， 引力被认为是质量导致

时空弯曲所产生的一种效应。 在某些特

定环境之下， 这种时空弯曲能够以波的

形式向外以光速传播， 就像水面上的涟

漪， 这种现象被称为引力波 。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 人们才发明了一种可能

精确探测到引力波的方法， 即用激光干

涉来测量 。 2016 年 2 月 ， 由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世界上首个大规模引

力 波 探 测 项 目 LIGO 宣 布 在 2015 年 9
月探测到了引力波。

据李淼介绍， 与 LIGO 相比， 我国

的 “天琴计划 ” 探测的是低频 段 引 力

波 ， LIGO 探 测 的 则 是 高 频 段 引 力 波 。
“天琴” 是对一个天文已经观测到的双

星系统进行观测， 探测的是连续的引力

波， 可以持续验证， 而 LIGO 探测的是

短时间的引力波。
在李淼看来， 这份名为院长的新工

作其实更似 “猎头”： “整个 ‘天琴计

划’ 将分四个阶段建设 ， 预计需要 20
年左右完成。 共计划招聘 100 人左右的

教师团体， 四五百名研究、 工程技术人

员以及博士后。”
他坦言， 数理科学吃的是青春饭。

自己在 48 岁以前， 曾把 90%以上的精

力都放在学术上，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推理能力和专注力都有所下降， 并会相

对趋向保守： “既然研究高峰期已经过

了， 那就该及时转变角色， 把精力花在

更恰当的地方。 我希望能帮助更多年轻

学者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
在中山大学， 李淼被学生亲切地唤

作 “三水叔叔”。 身为天文与空间科学

研究院院长的他， 亲自为本科生开设了

《人与宇宙的物理学》、 《高能物理和粒

子物理》 等课程。 “我给大家上这些课

最重要的不是让学生掌握知识， 而是帮

他们开脑洞， 拓眼界， 尽量用浅显的方

式引起大家的兴趣， 让学生们乐意自行

学习和探索。” 他告诉记者， 在他的课

堂上， 学生们最喜欢的， 便是 “三水叔

叔” 的提问环节， 大家都会抓住这一机

会和他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在我看 来 ， 我 们 的 理 科 生 课 程

压力实在太重 ， 应该留一些时 间 给 学

生自己去思考 、 沉淀 ， 才有可 能 培 养

出更多 ‘好学生’。 每个人未来擅长做

什 么 ， 也 是 要 在 实 践 中 才 能 找 寻 的 ，
而 非 来 自 书 本 。 ” 李 淼 以 自 己 为 例 ：
“尝试 ‘跨界’ 之后， 我感觉自己逐渐

找到了自我， 生活也变得有乐趣多了，
这个自己， 是我真正喜欢的。” 在如今

的教学和带教中 ， 李淼也会尝 试 着 将

这种理念传递给后来者。
尽管早过了知天命的年纪， 但在李

淼的朋友圈， 你仍然可以看到他像年轻

人一样刷榜单、 秀自拍、 发直播。 总有

人会说他 “不务正业”， 以前李淼或许

还会甩出科研成果的链接作为回击， 但

现在， 他毫不在意： “正业不就该是快

乐地活着吗？” 在梦里， 他已不止一次

见到退休后的自己， 坐在河畔的咖啡馆

里 ， 晒着太阳 ， 写着诗 。 到那 时 ， 黑

洞、 宇宙、 超弦……都已成了诗句中才

偶然出现的词。

“三水叔叔” 李淼的课程深受学生喜爱。

近年来李淼的部分科普作品。 （均采访对象供图）


